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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案头的那本蓝色诗稿
本报通讯员●魏巍

“不让语言障碍挡住公正脚步”
赤峰是内蒙古人口最多的盟市，也是

多民族聚居地区。巴图苏和出生在民族
团 结 底 蕴 深 厚 的 富 饶 之 乡 —— 巴 林 右
旗。1984 年，他考入内蒙古蒙文专科学
校，毕业后进入检察机关工作，一晃就是
36 年。

作 为 一 名 有 着 坚 定 信 仰 的 共 产 党
员，他深知，在民族地区工作，立场就是
方向，认同就是根基。精通国家通用语
言和民族语言的他，始终恪守“不让语言
障碍挡住公正脚步”这一办案信条。36
年来，他累计办理案件 1000 余件。他有
一个办案习惯，就是在翻译卷宗时，总要
追问一句：这句话在牧区怎么说。他特
别注重牧区口语语境，细致区分蒙古族
日常口语与法律表述之间的差异，避免
出现语义误读。

巴图苏和常说：“翻译不是换词，而是
换场景，要把卷宗里的法律术语转化为牧
民生活中的语言。”他心里有一本账——
实现公平正义的第一步，不是把法条背得
滚瓜烂熟，而是让当事人听懂自己的权
利。语言通了，心才能通；心通了，法治的
根基才扎得稳。

2025 年，巴图苏和担任国家检察官学
院内蒙古分院特聘教师，在八省区检察官
培训的讲台上，他把自己的办案故事、调
解经验变成一堂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教育
课。他不讲大道理，只是告诉学员们，办
案的钥匙就在这句话里：别想着怎么办案
子，先想着怎么让人“听”懂你。

做法律与民俗之间的“摆渡人”
基层的纠纷，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法律

问题。邻里争地、牧业承包、家庭矛盾……
都连着人情、连着习俗，连着祖辈传下来
的规矩。面对这些问题，他不急着翻法
条，而是静下心先倾听，用蒙古语说事，用
国家通用语言讲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摸
透了，才着手办案。

一起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刑事申诉案，
双方积怨已久，各执一词。巴图苏和组织
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当地嘎查村里有威
望的老党员、熟悉草牧场边界的老牧民和
人民监督员参加。听证会上，他先用国家
通用语言把涉案的法律条文一一讲清楚，
再用蒙古语把法理掰开揉碎，转化成牧民

听得懂的家常话：“邻里的人，心靠心。地
界能丈量，情分不可分。”每一次法律阐
释，都让双方真正感受到公平与尊重。

经过一上午的调解，双方的对立情绪
逐步缓解。散会时，两人站起来，互相道
了一声“巴雅日拉”（蒙古语：谢谢），当场
握手言和。事后，年轻的检察官向巴图苏
和请教，如何办好此类案件？怎么让当事
人听进去法理？他说：“不要站在对岸喊，
要划着船过去接。”

在法庭上，他是公诉人，更是法律与
民俗、条文与情感之间的“摆渡人”。他把
法律条文里的冷硬逻辑，捂热了再传递给

牧民，把牧民心里的疙瘩用法律的语言一
点点解开。一来一回间，法治的信仰就悄
悄生了根。他打通了语言壁垒与司法权
威之间“最后一公里”，凭借突出的工作业
绩获评“全区优秀公诉人”，入选“全区检
察机关双语人才库”。

蓝色诗稿里的“和声”
脱下检察制服，巴图苏和的艺术灵魂

如同骏马一般奔向草原深处。他是中国
检察官文联会员、内蒙古文学翻译家协会
会员、赤峰市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赤峰市
朗诵协会理事。他的头衔很多，艺术初心
却很朴素——用语言诉说，用文艺凝聚力
量，让草原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百鸟欢唱黎明来临，越野辽阔旭日
东升”，他应邀翻译创作的《心之寻》登上
了央视舞台，那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温情
故事，歌声里饱含着孩子们对草原阿爸阿
妈的款款深情。他翻译的《深秋清风》《翁
牛特婚礼》等经典歌曲和民俗纪录片，在
央视和内蒙古各电视台热播，在他的文字
中，古老的长调在中华文化的交响中有了
更宽阔的回响。民族团结不再是说教，而
是可吟唱的诗、可传颂的歌。

有人问他办案与写诗，哪个更有成就
感，他说：一个用法条说话，一个用诗句说
话，核心都是要让人听懂。办案让人听懂
法律，写诗让人听懂草原。听懂了，心就
近了；心靠在一起了，民族团结就不再是
口号。就像草原上的草，根连根，才能抵
御风沙。一言一语、一案一事，让这朴素
的道理变得可感可触。36 年的检察岁月，
他把“你”和“我”翻译成“我们”，都写在了
案头上那本蓝色的诗稿里。

我家大门的侧墙上，挂着三块“光荣
之家”的牌子。爷爷的，父亲的，还有我新
挂上去的。

我从小听着爷爷讲他当兵的故事长
大。他1969年入伍时，刚满18岁，在山东

当工程兵。那时候他们吃粗粮、住坑道，
一住就是三个月。爷爷扛着测绘仪满山
跑，手上磨出血泡，血泡破了变成老茧。
他保存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他摊开的手
掌上布满了一道道裂开的口子。他跟我

说：“工程兵的枪不在手上，而在眼睛里、
在尺子上，差一毫米，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委以的重托。”

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是亮的。我记
得他说过，有一回冬天出任务，山风刮得
人都站不稳，他们在野外连续作业十几
天，脚趾头冻得都没了知觉，好几天才缓
过来。可他每次提起这段往事从不言苦，
总是说：“那时候我们干劲儿可足呢！”语
气里满是自豪与兴奋。

我那时候还小，听不太懂，但总觉得
穿着军装的人不一样。爷爷讲的故事像
一粒种子，落在我心里，慢慢生根发芽。

1997年，我的父亲也穿上了军装。他
去的是东北，成为了一名武警消防战士。
后来听父亲讲：冬天零下三十多度，出去
巡逻时，脚都冻麻了，有时甚至都感觉不
到自己在走路。有一回他参加比武，练负
重登楼，背着20公斤的水带在结冰的楼梯
上来回攀爬，嘴里哈出的气瞬间凝结成
冰。3 米高的楼，他爬了多少遍自己都数
不清，冻得硬梆梆的手套在铁梯子上磨出
了火星子。

他跟我说：“比赛那天，枪一响，脑子
一片空白，就剩下一个念头，快，再快！”最
后拿了第六名，不算多好的成绩，但父亲

说起这事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尽力
去拼了，就没啥遗憾的。”

他在火场里冲过，在大雪里守过。我
小时候摸过他的消防盔，沉甸甸的，上面
有刮痕，也有熏黑的印子。那时候我就觉
得，这顶头盔并不简单，背后定然藏着丰
富的故事。

今年 3 月，我也穿上军装来到内蒙
古。新兵连的日子，说实话，比想象中
累。体能、战术、拉练，一天下来浑身疼。
内蒙古风大，沙子打在脸上生疼，训练场
上跑完步嘴里都是土。每当我快撑不住
的时候，脑海里总是闪过爷爷那双满是裂
口的手和父亲在楼梯上跑了一遍又一遍
的身影。我想，他们当年也是这样咬着牙
过来的吧。他们能撑住，我也能。

三代人，三身军装。爷爷在山东用测
绘仪量过的地方，后来建起了国防工事；
父亲在东北守护过的城市，现在万家灯
火。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一件
事——这条路，他们走过，我现在接着走。

风沙打在脸上，有点疼。可我心里是
踏实的。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块牌匾
上的“光荣”，不是挂在墙上的，是一代代
人用脚走出来、用手磨出来、用信念守出
来的。 （李增洋）

三代从军路 一家报国情

巴图苏和，58 岁，中共党员，赤峰市人民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他的案头常年摆放着一本蓝色诗稿，字里行间既有检察官驰骋

法治战场的凌厉，也有草原诗人迎风放歌的浪漫。他是一名检察官，同时也是诗人、翻译家、文化使者。从检 36 年，他把法治与乡俗、

法条与歌谣，一字一句写进这本蓝色的诗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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